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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师伴我成长

我上高中时，遇到王老师，他身高一米
六五，身材略显胖，看上去十分严肃的样
子，实则很是平易近人，我在他的陪伴下得
以更好地成长。

在王老师无微不至地关心和鼓励下，刚
进校的我开始发愤图强，每晚10点半宿舍关
灯后，我去厕所里看书，经常看到凌晨以后
才回寝室睡觉。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高一一年的努
力，我的成绩突飞猛进，在高一期末考试
时，我的总成绩600多分，从入校时的400多
名，极速进入全校年级 75 名，我还得了 150
元的进步优秀奖。王老师看到我的进步，夸
了我，从他的眼神里我也看到自己对今后学
习的自信。

这本是我喜悦的地方，可是接下来烦恼
又来了，高一升高二年级，需要分科，也就
是进入高二开始，要么选择文科，要么选择
理科。

我从小热爱文学，比较喜欢文科，高一
期末考试科目中，我的文科成绩比理科成绩
要高得多，因高一属于大综合学习，所以理
科我也没放弃，文理一手抓，理科成绩虽没
有文科好，但也不赖。当时分科时，我虽然
请教王老师，他让我自己做选择，以后自己
的路自己选择，免得留遗憾。那段时间心里
很徘徊，也没人指点，只听到同学们说读理
科以后好找工作，读文科不好找工作，我的
家庭条件差，那时我认为我没资格凭我的兴
趣爱好而去选择文科，我不得不选择了理科。

选择理科以后，分到理科重点班，王老
师还是我的班主任，他对我依然很是照顾，
经过3个月的学习，我觉得我不适合读理科，
还是想去读文科，因为我的成绩比较好，学
校也同意我转去文科班读书，但理科班的王
老师对我特别好，格外关照，我又舍不得，
在这样的抉择中犹豫了两周，最终我还是选
择理科。

从此，高二理科学习是关键，而我没有
认真学习，整天处于忧郁之中，这样熬了两
年。高考时离二本线差18分，我没有选择复
读，也不想复读，决然去打工，当时家里人
极其反对。但我的固执，也没办法，去外面
漂泊流浪两年，两年中，水泥工，搬运工，
吃了不少的苦，也流了不少的泪。

其实在高二、高三两年里，王老师看出
了我的心思，并多次单独跟我谈话，进行心
理疏导，可是最终效果甚微，固执的我，瞒
着王老师，在那两年里纯属混时光。

在我不听王老师苦口婆心地劝复读后，
他很生气，我走出高中学堂后一段时间再也
没有和他联系。

2008 年初，南方遭遇严重冰冻雪灾，我
所在的那个小村庄也无一例外遭受凝冻，记
得当时冰块有十几厘米厚。一天，我跟母亲
去赶集，在回来的路上，我在厚厚的冰块上
摔了一跤，这一跤，很严重，我整整在家躺
了一星期，这一跤摔醒了我，使我彻底明
白，要想改变自己，改变家里的贫穷落后，
对于一个农村孩子来说，唯有读书，只能通
过知识改变命运。

2008 年 3 月，我决定去母校读 3 个月书，
以社会考生身份参加考试。王老师得知我重
返校园后，非常高兴，自费给我买了许多工
具书和模拟试卷。那3个月，是我人生中最幸
福的时光，每一天我都很珍惜，尤其在王老
师不辞辛苦的辅导里感觉学习真的是一种幸
福。

高考完公布成绩后，我离二本线差一
分，一分之差，我当时陷入困惑中，王老师
得知后，查阅很多高校资料，让我选择一个
地方本科院校，结果降分录取了。收到录取
通知书，本是高兴的事，才听到家里人说，
父母给我准备上大学的 8000 多元被人盗窃
了，事情发生在5月份，因为怕影响我高考，
父母及亲戚一直隐瞒着我，不敢告诉我，直
到我被地方院校录取，我才知道，当时是多
么的痛楚，亲戚们都知道了，大家也积极凑
钱借给我读大学。王老师听到此事后，给我
做了大量心理辅导工作，我在他的指导下，
渐渐摆脱那件事的痛苦阴影，开始走进大学
的学习生活。

大学里，王老师时常电话联系我，了解
学习情况，还鼓励我做家教兼职赚取生活
费，一直到毕业。如今，我走上县城的工作
岗位已十余载，时而会想起王老师陪伴的那
段难忘时光。

求学路上能有恩师的相伴，是一种来之
不易的缘分，更是一种在枯燥学习生涯中的
幸福，感恩相遇！

（作者单位：盘州市教育局）

■胡光贤

地里的糯包谷棒子还没等到成熟，
正在孕浆的时候，

就被从秆子上掰下。
剥壳、剥粒、磨浆，

洗锅、加水、放上木架以及蒸蓖，
用剥下的玉米壳将玉米浆包成一块一块。

摆满蒸蓖盖上锅盖，
起火蒸煮半小时，
一道美味做成。

揭开锅盖，香气四溢，
捡一块剥开入口丝滑嫩爽，软糯香甜，

细品，
泥土的芳香真美。

糯包谷粑香味浓（外一首）

醉人包谷烧
农村待客的美酒——包谷烧，

没有精美的包装，
原料全是玉米。

用最原始的方法酿造，
存放在大土坛子里，

不是很烈，甚至还有点淡。
客来，先来三大碗，
再边喝边摆龙门阵，

淡酒也醉人。

（作者单位：长顺县教育局）

油画《给她水喝》
■汪杰 六盘水市第一实验中学美术教师

行书《画禅室随笔》
■袁明江 六盘水市第四中学美术教师

晨跑飞练湖湿地公园，风里带着早
秋独有的香气。不知什么原因，秋的香
越发浓烈，反而从我心底涌起的愁浪更
加层层叠叠。于是，我拿出手机写下：

意难诀

楼破天光远，云潮水来深；回
去无归路，悔恨年年余。

是坦途？是归路？是无阻？是
苟延残喘？是行尺 （尸） 走肉？意
难平！意难诀！问朝阳，踏上他乡
路，归无主意……

写完，配图，感慨之余，弹指遗忘
已久的朋友圈。放下手机，远眺朝霞洒
满的湖面，芦苇、飞鸟、钓者，还有从
南向北涌入湖中的一湾碧水……天底
下，一切都在奔腾翻滚，惟有闲人如
我。起身，拖着沉重的脚步朝前走去。
或许是岁月不饶人，或许是我正在加速
老去，亦或许是我跟不上时代的节拍。
空洞、凋敝、迷茫，我怕春红柳绿，怕
蝉鸣林荫，怕秋风硕果，怕残冬暖日。
四季交替，站在秋风里，我空如其人，
白发横生。曾经爱好文学的我，不知什
么时候，梦一点点支离破碎，像凋零的
花雨，像残秋的落叶，像隆冬的飞雪。
青春、华年、追梦，回不去的是童年，
回不去的是青丝，回不去的是笑声。

师恩难忘，回忆是人生最美的修复
剂。不自觉间，在沉重的脚步声里又让
我想起了您，我小学时的数学老师——
邱润菊女士。

那时，风很轻，阳光很暖，我所在
的乡新建了中学，不知从哪里传来消
息，本乡就读的孩子不能再考县城里的
学校。消息一出，全乡七八所小学，五
六年级成绩优秀的孩子，几个晚上，人
间蒸发。那时，我读的是白岩小学 （民
办） 四年级，学校坐落在群山包围的田
坝中孤零零的一座山坡上；半山腰是乡
政府，山底下是一所公办小学。四面黄
土，风雨无阻。又过几日，我们班也走
了七八个学生，听说去了山外是山的太
文小学，和十五六公里远的雷文小学。
紧接着，我的同桌也走了，是我邻村的
一个小女孩。一天不到，连就读六年级
的二哥，也偷偷翻山越岭跑到十几公里
外的望洞小学。母亲笑着对我说：“你们
三兄弟数你脾气最好，读完小学长大后
为我和你爸养老吧。”我听后有些沮丧。
那时，大哥已去了县城中学三年。课堂
上，我无精打采、心不在焉。半个学期
下来，语文下滑严重，数学直线掉出60
分外。成绩单上，魔鬼种下的种子像一
道无形的枷锁，让我不敢踏回家门，偷
偷躲到小河边的柳树下，看鱼虾在乱石
中穿梭。

新学期伊始，数学老师走了，您
来了，像一片从山外飘来的云。课堂
上 ， 我 无 精 打 采 ， 调 皮 捣 蛋 。 两 天
后，您悄悄问我：“怎么了？”我眼里

带着愤怒的火焰，没好气回答：“关你
啥事？别管我！”您没有生气，看着我
匆 匆 离 去 的 背 影 沉 思 。 第 二 天 下 课
后，在您批改的练习本上，我收到您
暖心的话语：“你虽是一只小鸟，可我
昨天看到你那飞出大山的勇气！”我读
后自嘲，在旁边歪歪斜斜写下：“一只
半死不活的小鸟，你能救？”当天我还
恶作剧了您。数学课上，趁您在黑板
上专心写例题，我用粉笔头砸了您。
在 您 转 身 问 是 谁 砸 的 时 ， 我 故 作 镇
静。因我在学校是出了名的捣蛋鬼，
自然没同学敢举报。您再三追问不出
结果，转身哭着跑出了教室。那时，
您还是妈妈的心肝宝贝，我为什么要
伤害您。看着您离去的背影，我笑得
像一条欢快奔向春天里的小溪。

第二天还没开课，班主任举着高高
的愤怒左手掌挥向我，您从外面冲进教
室：“不要打！”那一刻，您的言行让我
心生愧语：“老师，您就让他打吧！我不
怕打！”“你横，看我怎么收拾你！”班主
任吼着张开五指。您牢牢守护着我，最
终，我躲过了一劫。当晚的煤油灯下，
我第一次认真写完了您布置的作业。

下午的课堂上，您将练习本发下，
我迫不及待打开，在您批改的习题后，
我看到了好久没有再见的“优！”末尾还
留下了一行鼓励的话语：“长出有力的翅
膀，飞向山外！”从那以后，我变回了自
己，开启了全新的原动力。两年后，班
上一个叫吴云的同学和我，以全乡第一
二名的成绩考到了山外。离别那天，您
和班主任再三叮嘱我：“在外面，一定要
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

师恩难忘，回忆是童年时欢快的溪
流。停下脚步，我打开微信，朋友圈里
只有您留下的话语：“怎么了？”从小学
离开至今，我很少再见到您。加了您的
微信，也不知是何年何月？翻开聊天记
录，也没留下只言片语。看着“怎么
了”发呆？我不知怎么向您说起，最
终，我还是将我的迷茫告诉了您。在回
复我的时候，您还特别用红线圈出：“行
尸走肉”的“尸”字写成“尺”了。最
后，您鼓励我：“写吧，不要丢了爱好兴
趣。”我无言以对，羞愧无比。

我是一个十足的负心人。4年前，长
我两岁的大姐夫突然走了，写完 《愿天
上人间，共安好！》，就不再想写；去年5
月，小我十几岁的五妹夫走了，安葬回
来写下《别了，三蹦子！》，痛苦的潮水
涌到深夜，最终留下两千多残缺的文
字，再也无力写下去……我是一个不谙
世事的自卑农村孩子，写下的文字絮絮
叨叨，苍白无力。在随笔的结尾，也只
能从心底冒出“归无主意”。

师恩难忘，岁月如驹。如今，您退
休已两年有余，却始终未曾真正放下
——那片麦田里的每一株麦苗，仍时时
牵动着您的心。邱老师，谢谢您。这世
间，最牵挂我的人，依然是您。

（作者单位：瓮安县教育局）

在如今繁华多样的生活中，许多事
情早已不必亲力亲为。可夜灯不及月光
的明朗，作家笔下飞扬的篇章远比电子
书更散墨香。这可能是亲自的意义所
在，正如那条在记忆中携着深深怀想的
项链。

说起，那时正赶外婆生日，我打算
买一条项链送与她。在店里看着各式各
样的热销款项链我却迟疑了：难道买一
条只是大众认为好看，用机器加工而成
的项链吗？这样的生日礼物只是停于表
面，也无那份用心了。思来想去，我还
是决定自己编制一条。

那就先挑选项链所用的饰品，随即，
我移到一排萌芦饰品前。毕竟外婆不喜花
枝招展，传统古朴的定不会出错。我拿起
一块略显精美的葫芦饰品在手中，指尖顺
着轮廓，触着亮面抚了两下，银的部分是
镂空的。我眯着眼对光看，手在眼前来回
伸缩，眉头随着眼周的肌肉神经不停一松
一紧。眼睛盯光久了，早已酸涩不已。不
行，太容易藏污纳垢了。我又细细翻动起
下一块……可每块都不那么完美，我的耐
心渐渐耗尽。

直到一块棕蓝相呈，以银包裹的鹰
眼石葫芦出现令我眼前一亮，石块像抹
好的蛋糕胚一般光滑细腻。掐在两指之
间，轻轻翻动，如掠过天际的鸟儿般轻

盈灵动，颇有“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
晖”的美感。这符合外婆的审美，第一
步算是成功了。

接下来便是编绳了，总共三种色。
我看着视频依葫芦画瓢，先把红线在黑
线上缠一圈，再让黄线穿进圈内，我用
手腕死死摁住黑线，叫它不得动弹。右
手食指掐住未封口的红线，黄线对着黑
线右侧放进去，三四指之间捻住，这就
是第一个结。再将左右两边各三条梳理
好，在将要成功时，左右两边交叉的瞬
间只听“绷”的一声，猛然，摁住的线
毫无征兆地松开了，像一条顽皮的滑
鱼，从我掌中侥幸逃脱。我不死心，再
来一次。我的眼皮早已耷拉起来，脖子
如同塞入石块般疼痛，肩膀两侧也似被
绳结捆住。好累，时钟不知响了几回，
我两眼发黑、身体不稳地站起，这才长
舒一口气，终于完成了。我想外婆一定
会喜欢，一定会开心。

这，是自己做的。不是冷冰冰的商
品，是有血有肉的思念。热销款总会过
季，爱与心意，念与祝福不会随着时间
流逝，反而会在外婆温和外溢的皱纹
中，越来越浓。

亲自，让情，永不褪色。

指导老师：冯娜 牛超群

最牵挂我的人，依然是您
■瞿远恒

这事，只能自己做
■颜子馨 贵阳市观山湖区普瑞学校八(7)班学生

■蒯海锋


